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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热风冷眼

今年夏天，江苏人自己的足球联赛“苏超”
火了。短短两个月，线下，截至发稿时，24场比
赛场均超 2.5 万人观战（已高于中超 2.47 万），
单场最高纪录吸引 30823 人，第四轮 5 个主场
城市外地游客较前一周末增长 48%，其中扬州
游客量增长88.6%；线上，自嘲段子、文化热梗持
续破圈，历史名人助阵视频高速传播，“苏超”话
题数以亿计。没有大牌球星，没有天价转播，这
场发轫于江苏的“草根足球赛事”，既是一次地
域文化的极致表达，又成了一场跨越体育、经
济、文化领域的全民狂欢。

当专业足球网站为“苏超”开辟积分榜专
区，当观赛APP将“苏超”列为与中超并肩的热
门赛事，一个疑问浮现：这场看似平平无奇的草
根地方联赛，究竟靠什么点燃了全民激情？

“苏超”的破圈，核心在于将人放在“C
位”。不同于职业联赛的巨星崇拜，这里的主角
是普通人：球员可能是教师、厨师、程序员；观众
是街坊邻居、同学、同事。当南京队被戏称为

“盐水鸭战队”，无锡队化身“水蜜桃联队”，足球
褪去了精英化的外衣，成为市井生活的延伸。
这种去专业化的定位，天然具备“爆梗”体质。
淮安与镇江的“醋王之争”，徐州与宿迁的“楚汉
对决”，南京门将的盐水鸭手套，苏州替补席上
的微缩园林……这些烟火气的标签，将足球竞
技转化为兼具历史厚度与市井气的城市文化间
的趣味较量。

当足球成为表达情感、展示文化、享受生活
的载体，其魅力自然超越了胜负本身。在苏宁
队解散后，江苏这片足球热土亟须新的情感载
体。“苏超”的出现填补了真空，当南京球迷打出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标语，当泰州网友为
苏州队加油引发跨城互动，足球回归了其最本
真的情感联结功能。正如赛区观众所言：“看的
是球，释放的是对家乡的热爱。”赛场上的都是
父老乡亲，他们为家乡荣誉而来，为特色活动驻
足，为感受赛事氛围相聚。扬州队中场休息时
的非遗展演，镇江推出“球迷加油瓶”香醋，这些
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参与切口。
当常州队球员打入乌龙球被网友戏称为“大意
失荆州”，当徐州球迷用“教练开始热身了”调侃
比赛的激烈程度，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让足球
场变成了全民创作的舞台，大众文化的自我认
同闪耀着金光。

“苏超”的火爆，与贵州“村超”异曲同工。
两者都坚守“去职业化”内核，路径却截然不同：

“村超”扎根乡土，用“抬猪脚奖杯”“民族歌舞”
激活乡村记忆，比赛间隙的民族歌舞、颁奖典礼
上的土特产奖品，构建了独特的乡村共同体记
忆；“苏超”则展现了都市体育的另一种可能，将
城市文化 IP融入赛事，把地域之间的“爱恨情
仇”打造成赛事的独特标识。无论“村超”还是

“苏超”，既印证着当代体育运动正从“精英竞
技”向“社会运动”蜕变的变革趋势，又富含一个
不容忽视的启示：群众喜爱的，才是有生命力
的。

当江苏网友动情地写下，“当我们在一起，
我们才是江苏队”，“苏超”俨然成为地域文化和
乡土情怀的黏合剂；当破圈的非球迷喊出“‘苏
超’没有输家”，一场好的赛事已然化身为推动
城市间良性互动合作的强大引擎。它的破圈和
风靡，恰恰向我们说明：让足球回归足球，携手
构建共识，通过资源互补实现多方共赢。

“苏超”联赛也为全国文旅活动提供着多维
度的文化启示。其一是注重地域文化的有机融
入。江苏“散装十三市”的地域特质被转化为赛
事亮点，无锡的水蜜桃成为赛事“吉祥物”，徐州
的汉文化元素植入比赛场景，地域文化的记忆
点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其二是政务传播放下
身段，政务服务适时托举。“南京发布”在推广赛
事时，用《人人都想当南哥》的戏谑标题破圈，当
官方媒体主动融入“苏大强”等网络热梗，用“十
三太保”等地域昵称与网民对话，官方叙事与民
间创作便形成奇妙共振，传播效能实现指数级跃
升；常州队在主场0比1输球后，当地文旅部门大
气回应：端午期间所有A级景区对扬州市民免
票。暖心文旅举措适时接住了一张足球门票带
来的“泼天流量”，输了一场球，赢了万千人心。
其三是让有标识度的文体盛事成为城市营销新
载体。镇江西津渡景区因赛事实现夜游人数倍
数增长，淮安“100元吃货球迷狂欢套餐”走红，这
些案例证明：当赛事被纳入文旅推广计划，设计

“赛事主题旅游线路”，开发“城市限定款”周边产
品，文体流量便能转化为城市品牌的增量资产。

“苏超”这记好球，踢中的不仅是球门，更是
用群众的语言讲述更美中国故事的可能。

“父教兄携玉溪出一门俊士”

“母生嫂养青田育百世大儒”。这

是刻在金溪县琅琚镇枫山村“派

衍 青 田 ”门 楼 两 边 石 柱 上 的 对

联。对联的作者、金溪县民俗文

化挖掘保护协会会长王华明据此

讲 述 了 一 段 关 于 象 山 先 生 的 往

事。

在村民陆甫泉家中，珍藏着一

部页面泛黄的《陆氏家谱》，记录了

这段往事：“象山之始生也，乡人

有求抱养为子者，二亲以子多欲

许之，九思力请以为不可。是年

九思嫡生子焕之，语妻曰：我子付

田妇乳之，尔可乳小叔。妻忻然

而从。象山既长，事兄嫂如父母，

及守荆门迎侍，不半年而归。”让

妻子哺乳弟弟，把儿子送给别人哺

养，大哥陆九思的坚持无意间改写

了南宋的思想风云。

陆甫泉是陆九渊的大哥陆九

思第 28 代嫡传后人，对于先祖的

这番举动，他感到很是自豪。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儒家伦

理的影响，许多大家族累世同居，

被 朝 廷 奉 为 社 会 楷 模 ，赐 为“ 义

门”。闻名于世的有义门陈、义门

郑、义门陆。其中“义门陆”便是

指 陆 九 渊 所 在 家 族 的“ 陆 氏 义

门”。

享誉“义门”的青田陆氏，是

怎样的一个家族呢？

金溪陆氏始祖为晚唐宰相陆

希声之孙陆德迁，五代末年为避战

乱，从江苏宜兴县君阳山迁至金溪

青田里（今陆坊）。第五代陆贺，通

晓孔孟之学，生有六子，九思、九

叙、九皋、九韶、九龄和九渊，个个

学识不凡、卓然有成，九韶、九龄、

九渊三兄弟均为南宋著名学者，人

称“金溪三陆”。

陆九渊辞世 49 年后，南宋淳

祐二年（1242），理宗赵昀下诏旌

表“金溪陆氏义门”。其中提及：

“江西金溪青田陆氏，代有名儒，

载诸典籍。聚食逾千指，合爨（通

灶）二 百 年 。 一 门 翕 然 ，十 世 仁

让。惟尔睦族之道，副朕理国之

怀。”时任转运判官兼知建宁军的

包恢先生撰写《敕赐旌表陆氏门

记》，总结出旌表五大理由：一是

从来旌表的义居只有三世至六世

同居，而陆氏则是十世同堂；二是

陆氏兄弟的人品之高，道术之明，

实可师表四海；三是家规齐全；四

是世世师圣贤，人人知义理；五是

清白传家。

正是这样的家族和家风，孕

育出一代名儒。鲜为人知的是，

名儒有善于治理地方的另一面。

陆九渊从政经历比较单薄，从

1172 年 33 岁考上进士起，20 年的

时间内，历经孝、光二宗，虽多次受

命，但实际就任的只有一年多的国

子正，三年多的中央敕局删定官和

一年多的荆门知军。其中，担任地

方治理实职的只有荆门知军。然

而，就这一次机会，成就了他人生

中的另一道光芒。

南宋绍熙二年（1191）六月 ，

朝廷下诏陆九渊知荆门军。

当时的荆门与南宋抗金前线

襄阳府相连，属于宋金攻守要冲，

境内“民情复杂，吏风不良”。陆

知军在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施行

“荆门八政”：除弊风、罢三引、蠲

铜钱、建保伍、重法治、严边防、堵

北汇、勤视农。民风教化变化明

显，他给友人的信中写：“某在此，

士 民 益 相 安 ，士 人 亦 有 学 问 者 ，

郡 无 逃 卒 ，境 内 盗 贼 决 少 ，有 则

立获，溢碟有无以旬计……”《宋

史·陆九渊》记载：“罢关市吏讥察

而减民税，商贾毕集，税入日增。

逾年，政行令修，民俗为变，诸司

交 荐 。 丞 相 周 必 大 尝 称 荆 门 之

政，以为躬行之效。”被丞相称为

从政典范，陆知军的地方治理能

力由此可见一斑。

绍熙三年（1192）冬 ，因积劳

过 度 ，陆 象 山 病 逝 荆 门 ，归 葬 家

乡。荆门当地百姓为铭记他的功

绩，把城内的蒙山更名为象山，建

“陆夫子祠”，留存至今。南宋嘉

定十年（1217），朝廷赐谥“文安”，

明嘉靖九年（1530），陆九渊被列

入孔庙配祀。

金溪，因山上出金产银，山间

溪水，色泽如金，故而得名。

这座小城，最早历史可以追

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字记载建

县于北宋淳化五年（994），距今已

一千余年。

“临川才子金溪书”“一城锦

绣半城书”。这句广为流传的溢

美之辞，昭示着这方土地人才辈

出。在金溪的历史上，涌现出许

多金光闪闪的人物，历史学家、元

朝宰相危素和明朝历史上第一个

状元吴伯宗从这里走出，一代名

相王安石、东方戏圣汤显祖、山水

诗鼻祖谢灵运等名家都在这里写

满深情。

而陆九渊，作为生于斯长于

斯归葬于斯的大儒，给世界留下

的背影，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追

随者，象山厚重，莫过于此。

“苏超”：地域文
化的极致表达

□ 胡新波一城锦绣一城锦绣百世儒百世儒
□ 温 凡

我们很难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找出第二个“他”来：

他在幼时发问“天地何所穷际”，少年悟道“宇宙内事，乃己分内

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而立之年“一辩天下知”。

他是心学开创者，在程朱理学集大成之际，最早发现了理学内

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办学授业传播心学，成为宋明

两代新儒学思潮转向的影响者。

他与朱熹并列“百世大儒”，被梁启超尊为“里程碑式的思想

家”，明代王守仁继承发展其学说，共同成就“陆王心学”，深刻影响

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潮。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仰望千百年来灿若星辰的众多人物图谱，

他的名字镶嵌其间，光芒耀目。

他就是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居士。

探访陆九渊的历程，是在历史与现代之间交融穿梭的过程，我

只能从一个个地方、一桩桩往事里，去寻找并感悟他给这个世界留

下的精神力量。

这并不容易。

就从他的出生地和安息地——“千年古邑”金溪开始。

出金溪县城往东北方向，沿 206 国道驱车约 15 公里，从一个刻

着“百世大儒”的门楼下穿过，下车步行经过一座长条青石铺就的古

石桥，前行不多远，便是陆九渊的安息地。

墓地位于陆坊乡桥上村东山岭，背靠绿意葱茏山体，旁边翠竹

环绕，前有青田水汩汩流淌。

从山脚拾级而上，途经陆九渊四哥陆九韶墓，在半山腰位置能

看到一座墓冢，墓碑上刻着“陆象山先生之墓”。墓碑是新刻的，但

墓地两边立着的石柱已泛青，显然有些年份，上面分别刻有“学苟知

本六经皆注脚”“事属分内千圣有同心”。这两行字，是心学的精髓，

也是象山先生俯仰天地、返本归心的表达。

伫立墓前，四周环顾，油然而生感慨：如果站在宇宙的视角，这

世间的每一个个体，乃至这个蓝色星球，都是如此的渺小。而长眠

于此的象山先生，以一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又让世人

感受到如此的宽广而宏大。

天地万物，周而复始，终点就是起点。

南宋绍兴九年（1139），陆九渊诞生在江南西道金溪县延福乡青

田道义里（今陆坊乡桥上村）陆氏家族。

他自小敏而好学，思维异于常人。《宋元学案·象山学案》记载：

“三四岁时，问其父贺‘天地何所穷际’，父奇之。”如果说这句“天有

多高，有没有边际？地有多深，有没有尽头？”的发问是幼儿无心之

语，那么十年后，他跟着五哥陆九龄在疏山禅寺求学时给出的答案

便足以令人振聋发聩。《宋元学案·象山学案》的作者、明末清初史学

家黄宗羲作了这样的描述：“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

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

内事，乃宇宙内事。”

一颗心学的种子，就此破土而出。

宋乾道九年（1173），新科进士陆九渊回乡候任，其间创办“槐堂

书屋”讲学。他的讲学风格自成一体，不立学规，注重“辨志明心”。

象山心学四大弟子之一的杨简记录了先生对于“本心”的解释：“恻

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

即是本心。”槐堂弟子遍及浙赣闽粵四省，据现存《槐堂诸儒学案》记

载，前后共 65人，都是一时名士。

槐堂讲学，陆九渊将早年所思所悟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思

想体系。而槐堂，则像一道曙光，不仅照亮了南宋的儒林，也照亮了

一个时代。

宋淳熙十五年（1188）初春，陆九渊应门徒彭世昌之邀，与儿子

陆持之、陆循之和数十位学生赴贵溪应天山书堂讲学、读书。据《陆

九渊年谱》记载，陆九渊远眺应天山“宛然巨象”，便将应天山改名为

象山，自号象山翁，并将应天山书堂改为“象山精舍”。这一时期，陆

象山不仅完成了学派基地象山精舍的全面建设，同时也完成了学术

思想的体系建构和学术群体的学派建设，“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

宇宙”这一标志性的心学命题很可能在此期间提出。一时间，象山

精舍名声大振，前来求学听讲的弟子先后达千人之众，《宋史·陆九

渊》记录：“每开讲席，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广为世人所知的“象山先生”名号由此发端，其学派也被世人称

为象山学派。随着心学思想体系成型，历经半个多世纪心路求索，

陆象山为四岁问天的自己找到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如果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宋绍兴三年（1133），在福建省尤溪

县，有一个名叫朱熹的四岁幼儿同样发出了“天何所附？”的疑问。

更巧的是，他们会在 40 多年后，面对面思想碰撞、言语交锋，就幼时

“问天”的思考展开一场影响后世 800 余年的大辩论。最终，一个站

上了理学的峰顶，一个开创了心学的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万事万

物都发源于方寸之间。用象山先生的话来形容这段神奇际遇，很是

贴切。

满心而发宇宙间满心而发宇宙间满心而发宇宙间

六月的铅山，比其他月份更

深沉一些。这大抵是因为县城东

北方向数十里外的一座古寺和书

院。

明 代 大 理 寺 右 少 卿 李 奎 在

《重修鹅湖书院记》中写道：“大江

以西，古称文献之邦，书院之建不

知有几，惟鹅湖之名与白鹿并称

天下。”鹅湖书院的缘起，则是因

了 六 月 发 生 在 鹅 湖 寺 的 一 场 盛

会，时年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

自北宋以降，儒学复兴而内

部分化。朱熹承二程之学，倡导

“格物致知”，主张研读经典、探究

物理以明天理；陆九渊则立“心即

理”之说，认为真理具足本心，当

“发明本心”而不必外求。

“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

学问宏富、性情平和，有意调和两

派学说的分歧，邀约朱熹和陆九

龄、陆九渊兄弟齐聚铅山鹅湖山

的鹅湖寺，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

开辩论。鹅湖之约成为轰动一时

的盛事，史料记载，江西、浙江、福

建、广东等地的官员及学者纷纷

前来旁听。

这场辩论持续了三天，双方

交锋激烈。陆九渊门人朱亨道在

《陆九渊集》中记载，当年辩论的

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朱熹提

出十余问，陆家兄弟“莫不悉破其

说 ”。 双 方 几 经 商 榷 ，仍 各 执 己

见，最后“不合而罢”。黄宗羲评

价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

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

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场民间学术交流会，被称

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这 一 年 ，吕 祖 谦 39 岁 ，朱 熹

46岁，陆九渊 37岁，陆九龄 44岁。

“鹅湖之会”使朱学、陆学之

间有了更多的交融。后来，朱熹

的 弟 子 在 鹅 湖 寺 旁 建 起“ 四 贤

祠”。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

四贤祠扩建为书院，赐名“文宗书

院”。到明代宗景泰年间，正式定

名“鹅湖书院”。

“鹅湖之会”的两位“辩手”之

间，却惺惺相惜，情深意长。淳熙

八年（1181）春，陆九渊到访南康

军（今庐山市），请朱熹为亡兄陆

九龄书写碑文，碑文内容由吕祖

谦所撰。恸心之余，朱熹提笔一

气 呵 成 。6 年 前 英 姿 勃 发 的“ 四

贤”，竟然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最后

的一次交会。

之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在白

鹿洞书院开讲，并盛赞讲课内容：

“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

之训。”将讲义刻于石上碑上以作

纪念。今天，在庐山白鹿洞书院

的《二贤碑》上，依然可以看到那

篇完整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此

行还有一个令世人动容的情节，

据《陆九渊年谱》记载：“访朱元晦

于南康。与先生泛舟乐，曰：自有

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

客否？先生对曰：宇宙无穷，佳客

无 数 ，只 是 少 闲 人 如 吾 两 人 者

耳！”两位大儒举杯相视而笑。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这对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双子

星”，用一场互道珍重的对话温暖

着彼此。

南康之会 326 年后，一位被贬

谪的官员听到朱陆这段佳话颇为

感怀，留下一首诗句：“鹅湖有前

约，鹿洞多遗篇。寄子春鸿书，待

我秋江船。”他叫王守仁，号阳明，

后人将他和陆九渊的学说思想合

称为“陆王心学”。

仰 首 攀 南 斗 ，翻 身 倚 北 辰 。

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鹅湖

之会”850 年后的今天，行走在鹅

湖寺，吟诵起先生的诗句，象山先

生意气风发的模样依然清晰。

鹅湖一辩天下知鹅湖一辩天下知鹅湖一辩天下知

一门儒风传千年一门儒风传千年一门儒风传千年

（本版压题图由邓兴东摄。）


